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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资本概念为员工心理健康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在对员工心理健康和企业内社会资本

进行概念阐释的基础上，借鉴心理应激的社会学模式分析了企业内社会资本对员工心理健康的作用机

制。以期引发管理者重视优化企业内社会结构来改善员工的心理健康及其工作绩效。 

关键词: 员工心理健康；社会资本；员工健康管理；新视角 
 

1 引言 

本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企业面临的环境日

益复杂多变，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中

国人力资源开发网 2005 年进行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

状况调查显示，所有参加调查的 5266 位上班人士中，

有 25.04%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最近备受社

会舆论关注的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再次给我们敲响了

警钟，提示我们要用新的思路和方法更有效地提升员

工心理健康水平。从企业管理角度来看，富士康事件

所反映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员工被当做没有思想、没

有感情的机器来看待，员工之间关系冷漠，缺乏交流

和相互支持，从企业和管理层那里也难以获得必要的

关爱、信任和尊重，一个个活生生的社会人被“扭曲”。                                                     

世界著名管理大师沙因（2009）认为：“组织角色

需要的只是个人部分特定的活动，但是前来工作的却

是整个人”，因此，员工的工作并非只是产生利润的手

段，它更是一种社会活动。任何影响员工健康的工作

组织特征都是社会结构性的，只有考虑到社会条件对

心理健康的影响，才能既解释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又

能把这种问题与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更强大的社会力量

联系起来，而不局限于个体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特点。
[31]但是到目前为止，结合企业内社会结构对员工心理

健康的研究还非常缺乏。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重要范式，与社会结构的特

点直接相连，[26]它已被用来分析个体和集体行为的社

会性因素，解释诸如地位获得、社会流动、心理和生

理健康等；[19]在企业管理领域正被应用于工作绩效、

资源交换、组织创新、组织间合作等的研究。[24]尽管

已有研究关注到员工与同事和上司的交往等因素会影

响员工的心理健康，[15][2][9][7]但没有明确的关于企业内

社会资本与员工心理健康的研究成果。国内外对社会

资本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基本上都是关注个人、社
资助信息：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项目名称：“企业内社

会资本与员工心理健康研究”，编号：SHUCX10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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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或国家，[17][11][12][21]在组织范围内探讨两者之间的关

系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议题。[20]管理活动镶嵌在真实

的、具体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中，以社会资本为理论

工具研究企业管理问题将使我们更为深入地洞察管理

行为背后的社会过程。[24]因此，本文以企业内社会资

本为视角探讨员工心理健康的社会性成因，以期结合

企业内社会结构特点为员工健康管理提供新启示。 

2 对员工心理健康与企业内社会资本的概念

阐释 

2.1 员工心理健康 

《心理学大辞典》把心理健康界定为：“个体的心

理状态保持正常或良好水平，且自我内部以及自我和

环境之间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状态”；[25]俞国良认为心

理健康是一种生活适应良好的状态，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无心理疾病，这是心理健康的基本条件；二是具

有一种积极发展的心理状态，即能够维持自己的心理

健康，主动减少问题行为和解决心理困扰。[27]结合以

往对心理健康的研究和企业的特殊性，本文认为，员

工心理健康是指员工在企业内对压力性事件和环境带

来的应激具有良好适应和协调能力的持续性心理状

态，并非只是没有心理疾病。所谓应激，是指来自于

事件或环境的刺激，它使人调动各种心理和社会资

源来应对事件或环境的影响。每个人拥有的资源都

是有限的，当个人的状况和资源的需求之间有不良

的适应或匹配时，矛盾就存在了，就会影响到个体

的健康状况，这个矛盾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只是

因为相信而存在。[30] 

心理健康良好的员工在企业中能对压力性事件和

环境有良好判断和适应，从而处于积极的身心状况，

这不仅有利于员工自身发展，也有利于企业的运行。

员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出现严重恶化之前，大多以隐性

方式发挥作用，且总是与旷工、离职、低效率、逃避

任务，甚至与不断恶化的家庭生活等联系在一起。企

业的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其中不断发生的各种压力

性事件都将给员工带来心理应激，使得员工的心理健

康状况呈现一个变化的形态，员工能否获得必要的资

源来应对这些心理应激成为了其心理健康的关键。 

2.2 企业内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对企业社会资

本的关注却是近些年的事情。[23][28]科恩（Cohen.D）

等认为社会资本是造就优秀公司的重要因素，并把社

会资本界定为：“主要由人们之间积极的联系构成，它

包括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理

念，这样的联系可以把人际网络或是各种社群中的每

一个成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进而使社群合作成为一

种可能”。他还提出需要在企业内对社会资本进行有组

织的投资，给员工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沟通、培

养信任感、有效地交流宗旨和信念并给员工们提供平

等参与的机会与相应的奖励。[29]Nahapiet 和 Ghoshal

（1998）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个人或社会个体占有

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的、来自关系网

络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16] 

本文所指的“企业内社会资本”是指镶嵌在企业内

部的社会结构中，通过关系网络可以获得的各种实际

或潜在资源的总和，包括个体面社会资本和企业集体

面社会资本。个体面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内个体因社会

结构因素而能取得的资源，主要是社会连带和网络结

构位置等为个人带来的资源，具体包括：（1）个体关

系面社会资本——两两信任。即一个员工被同事或上

司信赖的程度；（2）个体结构面社会资本——网络连

带。包括情感连带、咨询连带等，即个体拥有的情感

连带和咨询连带数目；（3）个体结构面社会资本——

网络结构位置。即个体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26]

这些连带和结构位置会为企业内的个人带来资源，它

是为个人所拥有，使用时未必会给企业整体带来利益，

因此，它属于企业内个体的社会资本，不能称为企业

社会资本。集体面社会资本是指企业所拥有的社会结

构的某种特质，可以带来特定的行动和资源，可以为

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及其中的个体成员带来利益。[26]依

据 Nahapiet 与 Ghoshal 的观点，企业内集体层面社会

资本包括三方面：（1）认知性社会资本。指提供不同

主体间共同理解的表达、解释与意义系统的那些资源，

包括共有语言、共有叙事和共有编码等方面；（2）关

系性社会资本，指通过关系创造或者由关系手段获得

的资产，包括信任、规范、认同和义务等内容；（3）

结构性社会资本，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模式，关

注的是网络联系的存在与否、联系的强弱以及网络结

构，指网络密度、群体的网络结构形态（如群体中心

性高低、非正式小团体的数量）等内容。 

企业内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面社会资本虽属不同

层面，但都存在于企业之内；都与企业内社会结构的

特点联系在一起；都具有资源的属性，是员工满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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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需求、应对工作挑战所带来的心理应激的重要依

靠；两者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具有某种整体性。因

此本研究把两者结合为一，称为“企业内社会资本”，

并以此为理论视角，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探究企业内

的社会结构状况与员工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3 企业内社会资本对员工心理健康的作用机

制 

3.1 心理应激的社会学模式及其对本文的启示 

赫姆斯和拉恩（1967）提出的“社会重新调整”理

论（Theory of Social Readjustment）指出：社会生活中

发生的事件需要人们能够“再调整”来保持一种健康的

均衡状态，如果这种均衡状态被破坏将最终导致健康

出现问题。[8]以该理论为基础的健康的“社会—医学”

模式强调了一个人社会生活中的事件怎样影响他的心

理健康。该模式后来加入了一项新内容，即人的社会

关系可能影响人们处理压力事件而免于生病，于是形

成了“心理应激的社会学模式”，它的基本内容是：（1）

应激存在于人生的各个阶段，不良性应激会对人们的

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社会结构性因素可能会导致

长期面临不良应激，从而会加剧不良应激的有害效果；

（2）社会结构不平等导致人对有价值资源和机会的享

用权的差异，这些差异使人们在幸福受到威胁时，一

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资源可以用来对付这些威胁。同

时，社会结构的不平等还影响着人们所经历的事件和

应激的类型。[31] 

把该模式应用于企业这一社会场所中，可以给我

们带来如下两点重要启示：（1）员工在企业中要面对

各种压力性事件所带来的心理应激，这些心理应激处

理不当将影响员工的心理健康。企业内社会结构因素

可能导致部分员工长期面临不良应激；（2）社会资本

作为一种资源，可以帮助员工缓冲这些压力性事件所

带来的心理应激的负面影响，从而维护其心理健康。

但由于企业内整体社会结构的状况以及员工在企业社

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他们将面临不同的应激类

型，并且在对付应激上拥有不同的资源条件。也就是

说，员工因为企业内社会结构特点的不同而具有了不

同的心理健康可能性。 

3.2 企业内社会资本对员工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

分析 

3.2.1 企业内集体面社会资本与员工心理健康 

企业内集体面社会资本与员工心理健康的关系反

映了企业整体社会结构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较早

关注整体层面社会结构与个体健康状况之间关系的是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认为精神疾病是更大的社会结

构之中的社会影响的结果，而与个体的生物和心理构

造无关。[6]对于企业这个社会场所来说，迪尔凯姆的

理论思路同样适用，企业的整体社会结构状况也将带

来一种社会力量，影响着身处其中的员工的心理健康，

并且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员工个体的生理和心

理状况而发挥作用。 

（1）企业内集体层面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强调共

有语言和共有叙事等支持员工间共同理解的表达、解

释与意义系统的资源。它至少通过两种路径影响员工

心理健康：1）员工间共有语言和叙事的程度较高时，

有利于员工之间建立共有的价值、愿景和团队感，这

可以让员工在面临工作压力时感受到团队的力量和援

助，从而对自己的应对能力更有信心和把握。有研究

表明，一个人面对压力性事件时如果相信自己具有重

新调整所需要的能力，就能够减少由于经历该事件而

生病的可能性；[5]2）企业内的共有语言和叙事越清晰

明确，员工间进行沟通的成本越低，员工就越容易从

中获得必要的情感和信息支持，从而更顺利地满足工

作要求。而员工有没有能力去控制工作需求与满足这

些需求的能力之间的平衡对员工主观幸福的发展至关

重要。[13] 

（2）企业内集体层面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强调的

是通过关系创造或者由关系手段获得的，包括信任、

规范、认同和义务等资源。这些关系性资源可能通过

如下途径来影响员工心理健康：1）由于较高程度的信

任氛围和共同义务感，员工更容易对他人表现出重视、

鼓励、尊重或者对个体的想法或感情表示理解，以及

将个人与他人作积极的比较，这类支持有利于建立个

体的自我价值感和受重视感；[30]2）企业内浓厚的信任

氛围和一致的组织认同可以增加员工之间的亲密感，

而人们之间亲密度的增加可以使人在面对压力时更容

易获得来自他人的支持；[30]3）企业内明确的规范及员

工对此的认可有利于员工清晰地认识自我与企业社会

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更明确的身份感。身份感越

明确，心理体验就越健康。[31] 

（3）企业内集体层面的“结构性社会资本”强调员

工之间联系的整体模式，关注企业集体层网络的密度

和结构形态。它主要通过企业内资源的分布状况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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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员工心理健康，同时也通过影响员工个体的社会资

本而间接地影响其心理健康：1）企业内集体面的网络

形态越趋向于均匀化，也即群体中心性越低，企业内

社会资源的分布就会越分散，而不是过分集中在少数

员工身上。一般员工就更容易获得资源来达成目标，

从而在任务完成中体会到更多的成就感和自我效能

感。对行动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可以缓解人们在心理

和生理上的紧张；[1]2）企业内有适当数量的非正式小

群体可以调节由于科层结构所带来的资源分配的单一

和局限，为共享兴趣和参加社会活动的一组人提供彼

此的感情交流和信息分享，这对释放工作压力、减少

因为工作挑战而带来的心理应激很有帮助。 

3.2.2 员工个体社会资本与其心理健康 

卡拉塞克（Robert Karasek）构建了一个“需要—

控制”模型来解释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该模型认为，

当员工无法应对工作带来的挑战时会产生不良性应

激，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10]员工的个体社会资本作

为一种嵌入于他们的社会网络、可以被他们所用的资

源，[16][26]将影响他们应对工作挑战的能力，进而影响

他们的心理健康。 

（1）员工的“个体关系面社会资本”强调的是他被

同事或上司信任的程度。员工被同事和上司信任的程

度越高，他在经受心理应激时对来自他人的帮助就会

有越高的预期。有研究已表明，当一个人在经受心理

应激时，如果在认知上相信可以得到他人的帮助，这

种信念就可以缓冲心理应激的负面影响，从而保护其

心理健康。[4]同时一个受到较高信任的员工，会有更

多的合作机会，[26]他的爱与归属、尊重等社会性需求

更容易得到满足，从而有利于其心理保持平衡。根据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些需求都是维持正常心理

状态所必需的。 

（2）员工“个体结构面社会资本”的“网络连带”强

调的是他拥有的情感连带和咨询连带数目：1）一个员

工拥有的咨询连带越多，就越容易获得完成工作所必

须的资源，[14]从而更好地应对工作挑战；2）一个员工

拥有的感情连带越多，他就越容易获得周围同事的感

情支持。情感支持为处在应激状态的个人提供了安慰、

依靠、归属和被爱护的感觉。[30]同时，根据“强连带优

势命题”，在一个情感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可以让员工有

能力影响他人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从而享有非正式权

力，[26]这有助于员工应对工作中的压力，保持良好的

心理状态。 

（3）员工“个体结构面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位

置”强调他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处于社会网络较

中心位置的员工，更容易获得如下支持：1）实物援助。

如在应激期，其他员工捐赠或借给个人钱或帮助他克

服困难；2）个人控制感获得。处于社会网络中心的员

工拥有非正式的社会影响力，[3]在做事情时更容易获

得网络的支持，因而更容易获得在信息和行为选择等

方面的个人控制感。有研究已表明，个人控制感是人

们的一种内心需要，并且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22] 

4 结束语 

以企业内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反思富士康事件，

我们发现，富士康企业内社会资本的严重匮乏可能是

导致员工放弃并不算差的物质待遇而选择结束宝贵生

命的关键原因。员工的心理健康是工作绩效的重要影

响因素，是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的重要体现。以社会

资本为理论工具探讨员工心理健康背后的社会性成因

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管理行为所嵌入其中的社会

过程，获得关于企业良性发展的深层次认识。本文借

助社会资本概念对员工心理健康的探索性分析提醒管

理者关注通过优化企业内社会结构来调整员工可以借

用的资源，改善员工面临的压力和心理应激及其应对

能力，使员工在更健康的心理状态下工作和生活，促

进员工和企业的健康发展。 

但是，对企业内社会资本和员工心理健康的内涵

界定和实际测量还存有争议，对两者关系的实证性研

究还很缺乏。同时，员工的心理健康对企业内社会资

本也可能存在反作用，其作用的内在机理又是什么？

这些都是需要探究的议题。未来的研究应该对两者及

其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更为

严谨与合理的研究假设，并以此为指导进行科学的实

证性研究，以此深化对企业内社会资本与员工心理健

康之间互动机制的认识，服务于员工心理健康的提升

及其工作绩效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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